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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9日是中国计生协成立40周

年纪念日，也是国家计生协第22个“会员活动

日”。为提高新生人口质量，降低新生儿缺陷，5

月21日、22日，合肥市同安街道王大郢社区计生

协多措并举做好宣传和服务工作，营造优生优

育、生殖健康的浓厚氛围。 □ 王梦婷 唐兰兰

5 月 20 日 ，巢湖市凤凰山街道开办第三期

“扶贫大讲堂”，并对获得凤凰山街道“最美母

亲”“老有所为”“身残志坚家庭”“感恩奋进家

庭”“文明卫生家庭”荣誉称号的5个家庭发放了

荣誉证书。 □ 朱黎明

为培养儿童良好的卫生习惯，近

日，合肥市杏花村街道灵璧路社区关

工委、文明办联合共青团组织开展

“爱国卫生教育”宣传活动，志愿者们

通过现场组织儿童捡拾垃圾、宣传环

境保护、讲解垃圾分类等形式，让孩

子们充分认识到了爱护环境的重要

性，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爱国卫生意

识以及环保意识。

□ 史寿勤

日前，合肥市王大郢社区辖区幸

福苑幼儿园正式开园，为了进一步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给幼儿园安全

开园保驾护航，同安街道王大郢社区

党委组织妇联、文明办、团总支等部门

在幸福苑幼儿园开展爱心护学行动。

一大早，王大郢社区志愿者们身

穿红马甲来到幼儿园门口，除了引导

家长和孩子完成扫码、测温、健康检

查等各项入园准备工作，还有志愿者

在路口及周边主要路段开展平安守

护、文明引导等工作，预防发生拥堵

和交通事故，确保孩子们能够安全有

序地入园。 □ 邬海燕

同安街道王大郢社区开展爱心护学行动

爱国卫生教育 从孩子抓起

60年前，中国人登顶世界“第三极”
六十年，一甲子，几代人。漫长的岁月总容易让大多

数记忆沉入历史的长河，湮没无踪。但也有一些人、一些

事，在被时间冲刷打磨后，更显熠熠生辉。

一如60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不会忘记1960年的5

月25日——那一天，五星红旗第一次插上了珠穆朗玛峰

顶；那一天，人类首次经由珠峰北坡，站在了世界“第三

极”上。 □ 据中新社

登顶

“1960年中国人是怎么上去的呢？我们冲顶的队员中有一

人叫刘连满，他是消防员出身。到了第二台阶垂直岩壁刘连满

义无反顾地决定用搭人梯的方式，让队友脚踩在他的肩膀，他把

队友一个个顶上去。就这样，中国登山队的队员，通过搭人梯的

方式，跨越了阻碍英国(登山者)21 年的第二台阶，最后王富洲、

屈银华和贡布完成了登顶。”

自学生时期就酷爱登山的“90后”何鹏飞，如今已是中国地

质大学的老师，中国登山精神是他正在研究的课题。说起60年

前的那段历史，何鹏飞打开了话匣子。

“同样的路线，英国人在 21 年的时间，尝试了 7 次都没有成

功。他们甚至把珠穆朗玛峰北坡称作是‘不可攀援的路线’‘死

亡的路线’。”但“否定式”在1960年的5月25日戛然而止。随着

中国人登顶，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历史被打破。

当然，中国登山队员为此付出了全部。攀登的过程，比你的

想象更加凶险：在进行最后的冲顶前，登山队经过几次行军才艰

难推进到海拔 8500 米的高度，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队员受伤

倒下，包括队长史占春；在最后的冲击开始前，副队长许竞体力

不支只能留在突击营地；“搭人梯”的过程看似“简单”，实则用去

了数小时时间，这直接导致刘连满在登上第二阶梯后无法继续

向前；脱下登山鞋第一个登上垂直岩壁的屈银华，后来因为严重

冻伤被锯掉了后脚跟和脚趾……

这些故事在后来60年中逐渐为人所了解，但另一次并不常

被人提及的危险发生在登顶成功后的下撤阶段。其间王富洲出

现滑坠，他下意识使用冰镐制动，但没有成功，随后整个人失去

了知觉。清醒过后，王富洲发现一块石头卡住了绑在他和屈银

华之间的结组绳，侥幸逃过一劫。

就这样，几次在生命线上游走之后，王富洲带领着最后冲顶

的四人队伍返回大本营，正式完成了登顶任务。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登山事业迅速发展，中外登山

者以不同形式一次又一次从北坡“重返”珠峰之巅，包括2005年

重测珠峰高程、2008年火炬上珠峰。每当诉说中国人的珠峰情

缘，1960年的那次登顶，都会被反复提及。

英雄

如今再提起60年前的那次登顶，人们或许并

不会像何鹏飞那般如数家珍，但不少人都会说出

王富洲的名字，并在名字前加上“英雄”。

不过王富洲的女儿王毅在回忆当年那段历史

时却说，对于自己的故事，父亲对她讲述的并不多。

王富洲提到最多的是“集体”，提得最多的是别

人：“他总是说刘连满叔叔的这种牺牲成就了他们

三个人的辉煌，他会反复提起屈叔叔脱下袜子攀登

人梯，他还给我讲贡布叔叔给他们送的水果糖、牛

肉干。他讲述别人的事情都特别清晰，好像没有自

己什么事。”

“他从来不会凸显自己”，王毅回忆说，“大学时

候，大家都在饭盆上写上名字然后放在食堂，而他

就在饭盆上写了两个字‘无我’。他的这种性格贯

穿了他的一生，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和同伴的

利益都在他自己前面。”

“像珠穆朗玛峰这种高山，在攀登的过程中

一个人很难完成，你需要在和队友的互相帮助

下，协作完成冲顶。”曾经带领大学生队伍成功

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董范这样告诉记者。当真正

站在第二阶梯下，看着当年架起的“中国梯”，

想到几十年前，在技术、装备全面落后的条件下

完成首次登顶，董范感叹：“那一定需要一种精

神的支持。”

何鹏飞对此也深有同感：“他们的每一步，都不

再是为了自己。”“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王毅说，“父亲走(去世)的那天下午，还在

和年轻人谈话。他那时还在激励别人，但10分钟

以后就离开了。”

“他们那一批人都是这样的。纯粹，每个人都

为了整个集体倾尽所有。只是历史给了我父亲机

会，他用行动诠释了这种精神。”

攀登者

2019 年国庆档，由新中国初代登山者事迹改编

而来的电影《攀登者》被搬上银幕。

票房证明，一甲子后，那段传奇的故事，至今仍

旧令人着迷。

只是再提起珠穆朗玛，人们会想到那是世界的

制高点，但似乎已不再有当年那种一经提及便与之

俱来的畏惧感，不再是“被宣传的特别可怕”的高山。

一代代勇敢的中国攀登者，撕去了人类对珠峰

的恐惧。

2012 年，董范带领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成功登

顶珠穆朗玛峰，这也是世界上首次完全由大学生组

成的队伍实现登顶。

“现在登山运动已经逐步群众化、大众化。登山

已经从一种事业，转型成一大产业。这种趋势让半专

业的运动员乃至普通人都有机会去接触高山。这与

经济、科技的发展分不开，”董范这样告诉记者。在他

看来，“一切的序幕，都始于1960年的那次登顶。”

何鹏飞也认为，正是由 1960 年王富洲、贡布、屈

银华、刘连满等人的登顶开始，中国登山人一次次的

冲锋，让世人对珠峰少了一丝畏惧、多了一分向往。

这是中国登山事业和登山产业迅速发展的 60

年，也是中国体育从专业化到大众化铺陈开来的 60

年。而这一切，包括一批又一批攀登者的涌现，正始

于多年以前，像王富洲一样的攀登者。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王毅随手拿起了一本父亲

的生平：“王富洲同志的一生攀冰卧雪，挑战崇山峻

岭，接受大自然各种危险的考验……以王富洲同志

为代表的老一辈登山家所创造的登山精神，远远超

过了体育本身，已成为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不畏艰

险、顽强拼搏的动力源泉。”

哪怕再过无数个 60 年，这段历史也不会被忘却

——1960年的5月25日，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

1960年6月7日，人们在拉萨用鲜花欢迎登顶凯旋

的王富洲（右）、贡布（中）和屈银华。 □ 新华社发 2008年5月8日，北京奥运圣火珠峰传递登山队跨过珠峰第二台阶后，迎接新曙光。□ 新华社特约记者 尼玛次仁/摄


